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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本书，一把艾草，一座桥梁

———纪念李时珍 500 周年诞辰

赵中振

(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塘)

今年是李时珍诞辰 500 周年，《本草纲目》是其
代表性的巨著。明代大文豪王世贞在《本草纲目》的
序言中曾赞誉: “兹岂仅以医书觏哉! 实性理之精微，
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英国生
物学家达尔文将 《本草纲目》视为 “中国古代的百
科全书”。中国科学院前院长郭沫若评价李时珍是
“医中之圣，集中国古代药学之大成。”

1 一个人

李时珍 ( 1518—1593 ) ，字东壁，明代伟大的医
药学家和博物学家、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杰出代表。现
代引发李时珍研究和关注热潮的一大契机要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莫斯科大学始建于 1755 年，是俄罗
斯规模最大、科系最全的大学，也是世界名校之一。
1951 年，瑞士日内瓦召开世界科学理事会，会议评选
出了 60 位世界级的科学家，中国有两位科学家入选，
一位是李时珍，另一位是祖冲之。时值莫斯科大学新
主楼即将落成，苏联方面计划在主楼里陈列世界级科

学家的肖像，希望中国能提供一个李时珍像的原型。
因中国历史上并未留下李时珍的画像，而对李时

珍有过文字描述的只有一人，那就是王世贞: “睟然
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谈议也”。 “睟然”是孟子
用来指“仁义礼智根于心”贤德之人才能具有的温
润祥和的面容。用现在的话讲，李时珍看上去精神矍
铄，清瘦颀秀，而且谈起话来声情并茂。为了绘制出
一幅还原历史真实的李时珍肖像，当代著名人物画家

蒋兆和被邀担任创作。蒋先生选定了一个模特———他
的岳父、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萧龙
友先生。随后蒋先生根据萧龙友的形象及王世贞的那
句话创作了李时珍像。画像上的李时珍身着明代衣
冠，目光炯炯，神采穆然。此画像问世后，立即被国
人所认同，此后逐渐成为了李时珍的 “标准像”。
画像送交苏联创作完成，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莫

斯科大学的李时珍像很少被我国专业人士考察过。对

于莫斯科大学的李时珍像书刊与网络的报道莫衷一

是。笔者于 2014 年曾到莫斯科实地考察，李时珍像
在莫斯科大学主楼廊厅，天花板下的饰围由 105 块石
块以马赛克风格镶嵌而成，与哥白尼、牛顿、达尔
文、居里夫人等 60 位世界级科学巨匠肖像比肩并列。
我们要感谢蒋兆和先生创绘了形神兼备的李时珍

肖像，我们同时要感谢莫斯科大学主楼的设计者，唤

起了世人对李时珍的关注与敬仰，推动了学习与研究

李时珍的热潮。
李时珍的一生将兴趣与事业完美地结合，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留万世言。“甫及刻成，忽值数尽”，
不无遗憾的是他生前没能够看到 《本草纲目》的出
版。李时珍为《本草纲目》而生，他以超人的毅力，
几十年干了一件常人干不了的大事，完成了 190 万字
的巨著。“数行墨定千秋迹，万卷书成一寸心”。李时
珍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2 一本书

2011 年，《本草纲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记忆名录。同时被收录的另一部中国文献是 《黄
帝内经》。《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药学史上的一部
巅峰之作，其科学成就影响深远，令世人惊叹。《本
草纲目》存世有 160 多个版本，翻印无数次，在科学
界够得上一项世界纪录了。
《本草纲目》问世不到 10 年便传到了日本，日本
传统医药界对其推崇备至，有“不读本草愧为医”之
说。笔者曾在日本整整学习工作 10 年，其间就 《本
草纲目》在日本的传播做过系统的考察。 《本草纲
目》对日本传统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与推
动作用，并衍生出如《本草纲目启蒙》《本草图谱》等
一批日本的本草著作。
据日本学者真柳诚先生介绍，《本草纲目》的初

刻本金陵版在日本现存至少有 9 部，笔者亲眼所见并
翻阅过 4 部，分别完好保存在仙台的东北大学以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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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的东洋文库、内阁文库、国会图书馆四大藏书所。
日本人不但从中国购入 《本草纲目》，且曾多次自己
刻板印刷，后来更是将其全部翻译成了日文。笔者曾
经在日本东京的旧书街淘宝，喜获“春阳堂”出版的
第一部外文的全翻译本 ( 1929—1934 ) ，一共 15 册，
后将这套珍藏捐予李时珍纪念馆。
《本草纲目》最初的版本金陵本刊行于 1593—

1596 年间，有着极高的文献与学术价值。金陵本问世
400 多年来，历遭战乱灾荒及自然破损，全卷存世者
屈指可数，弥足珍贵。截至 2013 年，《本草纲目》金
陵本在中国只发现有两部全帙。2018 年初，笔者收到
一封来自河南邢泽田先生的快件，信中提到“听说您
在组织李时珍 500 周年纪念活动，特将自己多年的本
草收藏与同道分享，共同探讨 《本草纲目》刊行之
谜”。信文虽寥寥数语，但字里行间情真意切。随即
邀请长期从事本草学研究的郑金生、张志斌、梅全
喜、张志杰等教授，组成了考察小组。经过实地鉴
定，专家们一致认为，邢先生的藏书确为 《本草纲
目》之祖本。此版本的发现为 《本草纲目》金陵本
家族又增添了新的成员。考察中的另一个意外惊喜，
就是河南著名藏书家、身在洛阳的晁会元的到来。
2013 年，晁会元先生搜求到一部 《本草纲目》金陵
本的制锦堂重修本 ( 全本) ，该本被收入 《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郑金生教授还鉴定出了晁先生所藏的另
外一部摄元堂本残卷。两套《本草纲目》金陵本在中
州大地的再发现，反映出民间人士对《本草纲目》的
热爱，也是对李时珍 500 周年诞辰的最好献礼。

3 一把艾草

本草是中国传统药物学的代名词。本草一词，始
见于西汉时期班固所著的《汉书》，古代中药类的书
籍多称本草。本草包括了哪些内容呢? 有历史学的内
容、文献学的内容及药物学的内容。而药物学中包括
药物基原、药性理论、临床应用等诸多方面。
《本草纲目》收载药物 1892 种，处方 12000 首。
以艾叶为例，这是李时珍家乡蕲春的道地药材，故又

有蕲艾之称。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曾著有 《蕲艾传》。
《本草纲目》中详细记载了蕲艾的释名、功效、加工
贮藏并收录了含有艾叶的处方 50 多条。蕲艾作为医
草，无论是用于医疗救治，还是用于民俗中的食、浴
等，千百年来，始终与人类相生相伴。蕲艾仅是一个
代表，《本草纲目》中所收载的药材远不止于此。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新增药物 374 种。书中立

言破惑，指出了黄精与断肠草的颠倒错用; 明确了五

倍子是虫瘿而不是植物的果实; 收录了少数民族用药

如三七; 记下了亲尝曼陀罗的感觉; 写下了解剖穿山

甲的经历; 并将黄明胶与阿胶分列条目; 对于土茯苓

治疗梅毒、病人衣蒸汽消毒预防传染病、烧酒蒸馏技

术等都是首次收录。李时珍注重用药安全，还严厉抨
击了“水银久服成仙”之邪说。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教授从南北朝时期的 《肘后

备急方》中得到启示，从青蒿的原植物黄花蒿中发现
了青蒿素。古时候青蒿的植物来源一直存在混淆的现
象。黄花蒿这个名字正是李时珍从幼苗观察到花果，
在《本草纲目》中首次将青蒿与黄花蒿依不同来源分
为两种，这也是李时珍为后来的研究奠定的基础。
《本草纲目》中药物的分类是本草史上的里程碑。
李时珍创立的独特分类系统与结构体例，“从微至巨”
“从贱至贵”这种分类体现了生物进化的萌芽，开始
向自然分类系统迈进，开创了本草之先河，划分了前

后李时珍时代，其贡献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一个药物的

发现与发明。

4 一座桥梁

自古中药有外来，《本草纲目》中共收录 181 种
外来药，占总数目的 9. 56%，如乳香、没药、胡椒、
马钱子、番红花，等等。回顾历史，无论雄汉、盛
唐，还是宋元、明清，中药的使用与交流都远远超出
了自己的疆域。过去 30 年在海外游学，笔者切身感
受到，国外还有很多的自然资源与民间药用传统值得

我们学习了解、参考借鉴。世界上主要的传统医药体
系中，除中医药体系外印度传统医药体系和其他传统

医药体系 ( 例如阿拉伯传统医药体系等) 我们了解得

还不够。世界上的药用植物我们占了 1 /3，另外 2 /3
在哪里? 都有哪些功效? 我们应当以更加开阔的视

野，博大的胸怀，将世界传统医药的宝贵经验与资源

相容并蓄。这将有利于丰富中医药的宝库，对于中医
药理论、实验、临床的大发展也将有所促进。
《本草纲目》也是一部博物学的著作，其中讲了
中国人的一天、中国人的一年、中国人的一生，上下
五千年的故事。本草是人类的财富与遗产。中医药所
涉及的话题是超越国界、与民生相关的话题。因此，
中医药也是联系中国与世界的一条纽带。《本草纲目》
是科学的史诗，是实用的宝典，充满着生活的智慧与

哲理，是一门大学问。李时珍在书中提出了很多的问
题，告诉了我们很多的答案，同时也留下了众多的未

解之谜，这正是其魅力所在。近几年来笔者及研究团
队在本草文化的普及推广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推

出了线上科普节目及图书、音频，通过报刊、影视等
手段在海内外广为传播，反响热烈，说明了社会对本

草文化的需求。
为迎接 2018 年李时珍 500 周年诞辰，以 《本草

纲目》为切入点，讲医药，论文化，说历史，咏山
河，谈民俗，促产业，对推动中医药的发展与国际交

流，有着重要意义。
( 收稿日期: 2018 － 05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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